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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组图：揭秘历史是怎样PS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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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年10月4日鲁迅在上海与孙熙福、林语堂、孙伏园。（图/由张大力工作室提供）

上图出自：《鲁迅1881­1936》，北京鲁迅博物馆编，1977年3月。

下图出自：A Pictorial Biography of Lu Xun，人民美术出版社。

PS照揭秘真历史：为什么要修掉他？
文/孙琳琳

艺术家张大力既没有画也没有拍，他做了一回以视觉著述的历史学家。2003年开始，他用6年时间
收集了130多组修改过的近现代历史照片和原片，并将它们并置展示。这项工作的成果使他“喜悦
又震惊”，影像行使权力的过程冲击了观众，“假照片”揭开了真实的历史。

《第二历史》的创作有两个源头：一是改革开放之初，张大力的父亲在家贴了一张招贴，画里本
来有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但刘少奇被修掉了；二是米兰∙昆德拉小说中的细节——一
幅发表在报纸上的照片第二年又登了一次，但照片中戴灰帽子的人不见了。

张大力相信一个国家和一个人一样有世界观，两个源头促使他从照片入手，去弄清楚中国是怎么
想的。“当需要去掉某个人或者进行背景增减的时候，肯定发生了什么事，这种时候就是思想的呈
现。”

有的照片被修过不止一次



还没着手的时候，张大力预计这是一项非常艰巨的工作——大量照片和隐藏在背后的修改该怎么
去发现？

他从寻找上世纪50年代的书报画册入手，除了购买和借阅，还跑遍鲁迅纪念馆、雷锋纪念馆、焦
裕禄纪念馆、王进喜纪念馆等地的资料室寻找线索，随后在60年代和70年代的出版物里寻找同样
的照片去对照。秘密真的就被他发现和揭穿了。

“正好在这个时刻，这个东西被我发现了。这作品再过50年做意义不大，因为那时中国已经发生了
变化，出现了大师，反思了过去；再早20年做我可能在监狱里。”

他发现，原本认为很难的事情，静下心来开始细致工作时其实并不难，因为基本上只要是人们熟
悉的历史照片，都被修改过。一张理想照片可能经过了如下步骤：美化润色主角，删除置换配
角，增删细节道具，突出中心主题，修改图片说明，等等。

毛主席被修得红光满面，雷锋也被修得更好看，或者把旁边遮挡的人修掉。“我去过雷锋纪念馆，
当时很震惊，60年代是中国最困难的时期，雷锋却有那么大量的照片，所有做好事的瞬间都被记
录下来了。”

刘少奇、彭德怀、林彪、博古、张国焘是被去掉最多的。“如果我有权力，也会把我烦的那个同学
修掉。人类社会还找不到一个更好的办法来管理和控制权力。”通过朋友进入档案馆和资料室查看
原始底片后，他发现很多照片修改过多次，实际上已经是第三历史了。

张大力说，目前历史照片的使用非常混乱，比如在70年代被修改的照片，到了80年代有的又用回
原图。同一系列书里用的照片有时甚至自相矛盾，要把真相弄清楚是非常难的。尽管如此，他仍
然认为真相很重要。“知道了真相你才有判别的能力。”张大力说。

当年PS是一门艺术

张大力一眼就能看出照片修没修。简单地说，第一看背景的光线是从哪里来的，第二看人的轮廓
线是不是刻板。

当年的修图不仅是对政治和文化政策的展现，也是对那个时代美学的展现。报社的美编都是各大
艺术院校毕业分配过去的，他们很专业，用笔在照片上轻轻地画，画得非常漂亮。“他们是很认真
地做这件事，有一种使命感，不像我们现在在电脑上把人划拉划拉弄没就行了。那个时候的艺术
家跟现在的艺术家完全不一样，他们想的是为党奉献所有才能。”

2010年，《第二历史》在广东美术馆展出，张大力请了一位当年修过照片的老先生到现场，这可
能是他第一次从远处审视自己的创作。2014年，张大力又放了一些重要照片进去，最终完成了这
个长期项目。

《第二历史》的最后一组照片是关于延安宝塔山的，老照片是毛主席从宝塔山走来，后面的人都
被修掉了。而在2006年的使用中，修图师为了得到一张宝塔山的风景照，把毛主席修掉了。“我也
很吃惊，在这个过程中，谁都有可能被修掉。”



人类按照自己的逻辑来想象历史由来已久，国外的新闻图片修得更早更多，柯达公司还没成立
时，美国人就已经开始修照片，还把林肯的头嫁接到比他身形潇洒的政敌参议员约翰∙卡尔霍恩身
上。

自媒体时代，互联网上每天产生上亿张图片，自媒体也在选择他们认为对的东西。发在微信朋友
圈的照片，肯定是自己认为好看，希望别人接受的一面。“你天天都不吃早饭，但有一天早饭特别
丰盛就拍了发了，然后大家认为你天天都是这么优雅。每个人都把自己好的一面展示出来，企图
影响别人对你的看法，这是人的本性。”

对于今天泛滥的资讯，张大力选择不轻信。“我看新闻就看大致发生了什么事，越是定性的越往反
里想，中国人已经形成这种思维惯性了。”他的作品很像是给狂热大脑浇的一盆冷水。

“眼见并不一定为实。你必须通过大脑去判断，而不是通过眼睛看到的、耳朵听到的去判断。”张大
力说。



1933年2月17日在上海欢迎英国作家萧伯纳。（图/由张大力工作室提供）

上图出自：《鲁迅1881­1936》，北京鲁迅博物馆编，1977年3月。

下图出自：A Pictorial Biography of Lu Xun，人民美术出版社。



1937年陕北保安合影。（图/由张大力工作室提供）

上图出自：《纪念罗荣桓》，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罗荣桓传》编写组编，文物出版社，1990年11

月。



下图出自：《纪念毛泽东》，中国革命博物馆编，文物出版社，1989年3月。



1950年12月，毛泽东同斯大林在一起。（图/由张大力工作室提供）

上图出自：《纪念毛泽东》，中国革命博物馆编，文物出版社，1989年3月。

下图出自：《一代伟人毛泽东》，中央文献研究室第一编研部主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年10月。



1927年1月2日，鲁迅在厦门南普陀与“泱泱社”青年合影。（图/由张大力工作室提供）

上图出自：《鲁迅1881—1936》，北京鲁迅博物馆编，文物出版社，1977年3月。

下图出自：A Pictorial Biography of Lu Xun，人民美术出版社。





1952年第一届全军运动会。（图/由张大力工作室提供）

上图出自：《人民画报》1977年1月号。

下图出自：《中国人民解放军摄影作品选集》。





1958年5月毛主席在十三陵水库工地参加义务劳动。（图/由张大力工作室提供）

上图出自：《毛泽东主席照片选集》，《中国摄影》编辑部编，人民美术出版社、外文出版社，1978

年。

下图出自：《毛泽东》，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新华通讯社编，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年11月。



1938年10月延安机场。（图/由张大力工作室提供）

上图出自：《纪念周恩来总理》，中国历史博物馆编，文物出版社，1978年7月。

下图出自：《纪念罗荣桓》，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罗荣桓传》编写组编，文物出版社，1990年11

月。





雷锋学习射击。（图/由张大力工作室提供）

上图出自：《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雷锋》，解放军画报社编，1977年12月。

下图出自：36开精装雷锋日记本，1965年2月印刷。



长征到达陕北。（图/由张大力工作室提供）

上图出自：《纪念周恩来总理》，中国历史博物馆编，文物出版社，1978年7月。

下图出自：《纪念周恩来总理》，中国历史博物馆编，文物出版社，1989年3月。





1961年周总理从莫斯科回国。（图/由张大力工作室提供）

上图出自：《纪念周恩来总理》，中国历史博物馆编，文物出版社，1978年7月。

中图出自：《纪念周恩来总理》，文物选刊（二十八），中国历史博物馆编，文物出版社，1977年7月25

日。

下图出自：《民族画报》1964年1月号，总91期，民族画报社编。





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之中去。（图/由张大力工作室提供）

上图出自：《雷锋精神永放光芒》，宣传画册，无出版日期。

下图出自：《学习雷锋好榜样》，新闻展览照片普及版，新华通讯社，1965年6月。





1959年4月在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图/由张大力工作室提供）

上图出自：《毛泽东主席照片选集》，《中国摄影》编辑部编，人民美术出版社、外文出版社，1978

年。



下图出自：《纪念刘少奇》，中国革命博物馆编，文物出版社，1986年12月。



工业的动力。（图/由张大力工作室提供）

左图出自：《人民画报》1953年1月刊（俄文版）。

右图为原版黑白底片档案。



团结跃进，向新的胜利进军。（图/由张大力工作室提供）

上图出自：《人民画报》1959年5月刊（德文版）。

下图为原版黑白手工拼接图片档案。





欢庆五一。（图/由张大力工作室提供）

左图：《人民画报》1959年5月刊（德文版）封面。

右图为原版彩色手工拼接图片档案。





1943年毛主席在延安。（图/由张大力工作室提供）

上图出自：《开阔创新，再铸辉煌——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年》，中国财经经济出版社，

2006年。

下图出自：《毛泽东主席照片选集》，《中国摄影》编辑部编，人民美术出版社、外文出版社，1978

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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